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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言想：若是没遇见那个女
孩，自己恐怕已经成为一个只知道
厌恶这个世界而什么也不会去争
取的人了。

秦言是个17岁的高中生，每天
无所事事，上课也没什么精神。他
没有交任何朋友，在他看来，所有
的人都是虚伪的，上一秒钟可能还
和你是朋友，下一秒钟就有可能说
你的坏话。随后的某一天，厌恶着
这个世界的秦言同学，在放学时被
一位开车打盹的出租车司机给撞
了。好在对方的车速不快，不然秦
言这条小命就别想要了。

秦言被好心人送到医院，并通
知了他的父母。救他的好心人陪
了他一阵子就走了，把他一个人留
在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秦言，对刚发生
在自己身上的车祸没什么感想。
既没有劫后余生的庆幸，也没有因
被人救了而感动得痛哭流涕，他就
一脸平静地躺着。对于因工作忙
而实在走不开来看望自己的父母，
秦言也没有什么感觉。“无所谓”是
他对所有事情抱有的态度。

眯了会儿眼，实在睡不着，秦
言就拿出手机逛贴吧。本来正看
一篇贴子看得入神呢，突然耳边
就传来一阵妇人的啼哭声，弄得
秦言一阵心烦意乱。秦言转过头
去毫不客气地说道：“安静点！吵
死人了啊！这是医院又不是你家
菜市场。真是够烦人的！”说完就
立刻把头转过来，不愿再多看那
边一眼。

刚才啼哭的妇人头发间已夹
杂着几丝白发，面容憔悴不堪，而
且眼睛都哭得红肿了。妇人压抑
的情绪正无处发泄，秦言的话仿佛
为她找到了一个发泄口，她立刻就
回了过去：“这医院又不是你家
的！你凭什么管我？这孩子也不
知道是谁家的，真是没……”话还
没说完，袖子就被人轻轻地拉扯了
一下，妇人只得强忍了下来，便转
过身来照顾躺在病床上的女孩。

“嘁！”秦言从牙缝发出一声耻
笑，继续看他的帖子。

整个病房只有秦言和女孩一

家。与秦言这边的安静形成对比
的，是女孩那边一直都没停歇的
哭泣声。秦言插上耳机，完全不
理睬对方哭得有多伤心。秦言就
是这样一个没心没肺的人，在他
身上没有“同情”这份感情。秦言
觉得：对方再怎么凄惨也是对方
和对方亲人的事，与自己这个陌
生人毫无关系。

“小默……”妇人看着女孩，眼
眶里又有泪水在打转了……

名叫小默的女孩笑了笑，反过
来安慰身边的妇人：“妈妈，没事
的！只是没了腿而已，我又不是活
不下去了。”女孩故作轻松地笑着，
和往常一样开着玩笑，她不想让母
亲担心。

女孩的母亲勉强露出笑脸，却
掩饰不住满脸的憔悴，眼中那一份
脆弱更是显而易见。母亲摸了摸
女儿的头，叹了口气，说：“小默，你
想吃什么？妈妈去给你买。”

女孩想了想，笑着说：“我想吃
妈妈煲的汤。”

“好，那妈妈回去做。你好好
休息一下，妈妈马上会来。”

“嗯！”女孩笑着点了点头，向
母亲挥了挥手。

待女孩的母亲离开后，秦言才
将耳机取了下来，掏了掏耳窝，满
脸鄙夷地说：“总算走了！”说着便
给没电的手机充电。

“大哥哥你好，刚刚吵到你了，
真是不好意思。我代妈妈向你道
歉。”

“啊？”秦言疑惑地转过头来，
皱着眉头看着女孩，“哦！没什么，
下次注意就好了。”

秦言显然不想做过多的交
谈，躺回床上，无聊地看着天花

板。与秦言相反，女孩是个热情
开朗的人。

“我叫小默，大哥哥你呢？”女
孩说。

“秦—言。”秦言冷冰冰地只吐
出两个字。

“嗯……大哥哥是因为什么事
住院的呢？”

“你很烦，很啰嗦！”
秦言一向是个直言直语的人，

说话从不经过大脑，说出来的话有
多伤人他从不管，依然我行我素。

女孩明显顿了一下，随即苦笑
着说：“或许吧。可是，我真的很想和
别人说说话，来证明我自己还活着。”

秦言听着，没有接腔。女孩继
续说道：“我啊，差点就死了。还
好，只是腿没了而已。我很感谢上
天，让我还活着。可是，我也怕这
是一场梦，临死前的梦。梦一醒，
我就彻底消失了——从这个世界
上，彻底地消失了……”

女孩低下头，脸上的笑容早已
消失——犹如一头受伤的小兽，发
出阵阵呜咽，双手捂住眼睛，肩膀
不停地颤抖着……之前在母亲面
前强装的乐观，此刻已彻底瓦解，
只剩下脆弱了。

“当时，没有一个人来帮助我
……那个司机撞倒我之后，立刻就
跑了……后来还是等妈妈赶过来
了，我才得救……”女孩叙说着。

秦言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安慰
女孩，一时间僵在那里，之前从没
有过的庆幸竟不断涌出：庆幸撞自
己的那辆车开得慢，庆幸自己运气
好，庆幸自己遇到了好心人……秦
言发现自己竟与那些虚伪的人一
样，一时间有些慌乱了。

秦言的嘴动了动，好半天才

挤出几句话：“……因为，这个世
界是丑陋的！人们就是喜欢冷
漠 旁 观 ，明 明 只 是 顺 手 打 个

‘120’的事情，他们却都选择在
旁边观看，然后录下来发到网上
去，再大发感慨……”秦言说这
几句话的时候，底气明显有些不
足，因为他自己就是被一个他所
说的“冷漠”的人救下的。

女孩笑了笑，说：“或许吧。不
过，我还是相信有并不冷漠的人
在，只是我没遇到而已。”

“为什么？这个世界明明丑陋
不堪，你为什么还选择相信？”

“大哥哥，人生在世难免会遇
上不顺，可这并不能成为去怨恨这
个世界的理由。确实，这个世界，
并不是完美的……我早已不再疑
惑他们为什么没救我，只感叹自己
没遇上好心人……”

女孩说完，脸上挂着释怀的笑
容。秦言无言以对，他想说女孩说
得不对，可是又找不到更好的理由
去反驳。一时间，谁都没说话，气
氛显得有些尴尬。

“没想到我会被一个女孩给说
服了。”秦言在心里这么说。最终
他放弃了继续争论，选择了低头认
输。他对着女孩笑了笑，女孩也冲
他笑了笑……

一会儿，女孩的母亲回来了，
带来了排骨汤。女孩问秦言要不
要喝点，秦言摇摇头。他早就看到
了女孩母亲眼里的不情愿，他才不
愿意厚着脸皮去喝呢！

几个星期后，秦言出院了，女
孩和他挥手告别。秦言想了好一
会儿，终于说：“我会来看你的。直
到你出院！”

女孩笑着说：“可不要食言
哦！”

“当然不会！”秦言也笑着回
答。

就这样，秦言和女孩成为了
朋友。

秦言想：这是他人生中第一份
珍贵的友谊，他会好好珍藏的。他
同时觉得：这不仅仅是一份珍贵的
友谊，更是一次心灵的救赎！

（指导老师：吴本忠）

◆青春

救救 赎赎
城步西岩镇中学219班 张 莉

父亲喜欢养马，养了十多年，对马有着一种特别
的感情。他买第一匹马的时候，母亲还没有生下我！
他常说，养马比养我都要久。以至于我偶尔怀疑，他
对马是不是比我更重要？渐渐地，我明白了。父亲养
马，只是为了生活，说的俗一些，就是为了赚钱养家。

父亲刚成家的时候，一无所有。母亲却愿意跟着
他……父亲文化水平并不高，高中只读了半年就辍学
了。那时候家里穷，读不起书！爷爷离世很早，在父
亲十一岁那年，他上山守林场，就再没回来。奶奶一
个人带大了他们三兄弟，读书对于父亲成了奢望。

家乡没修马路的时候，他买了第一匹马，用马为
别人拉建筑材料，可以领两份工钱。他没有想到，一
养就是十年！他常向我说起这些陈年旧事。直到今
天，家里都还有一匹马，只是很少再为别人拉货了。
我一直都没有明白，这么多年后，马对于他到底有着
怎样的意义？一直到发生了那件事情。

那次放假回家，父亲坐在大门口的石凳上，衣服被
染成了血红血红的，手里拿着一个酒瓶子，地上杂乱的
摆着许多酒瓶子，一个人瘫坐在那里，老泪纵横。后来
我才知道，他替邻居拉树，因为山路崎岖，加上天气炎
热，那匹跟了他七年的马，摔进了山沟里。他冲下去抱
着马脖子哭了好一阵子，马血浸湿了他的衣服。

那段日子，他都郁郁寡欢常常一个人喝酒喝到
深夜，然后趴在桌子上痛哭一阵。我没有想到，这个
平时雷厉风行的男人，竟也这么脆弱，哭得这么无
助。他哭的样子，完全就像一个少不更事的孩子。

他把那匹马埋了以后，又买了一匹马。只是不再
运货了，他放弃了这个做了十余年的行当。看着他牵
着马去吃草，我就会想起小时候，他总是骑在马背上，
货架哐当哐当地响，扎得屁股生疼，他也不说什么。那
个时候，他还年轻，马亦未老，岁月都舍不得伤害他们。

现在我才真正明白，那一匹匹在常人看来的牲
畜，对他其实是意义非凡的。它陪他走过了无数崎
岖的山路，走过了无数艰苦的日子，走过了生命里无
数的欢乐和忧伤。它会听他像孩子样的说话，也会
在他醉得不省人事时送他回家。他早就把它当成了
生命里的挚友了吧！

只是我曾经不懂，不懂他面对生活的勇敢和坚
定……也不曾听他诉说那些年的苦难和波折。我
想，我已理解他对马的那种感情了。

一个多好的倾听者啊！
（指导老师：刘 剑）

◆成长

马 情
隆回二中默深文学社 罗开成

我站在青猕桃上，

喝着苦水。

脚下的钢丝弯曲，

弯曲成一个深渊。

我不敢往下看，

因为下面深不可测。

我只能抬头。

头顶的天窗封闭，无灯

只剩下瓦斯。

我用手将脸扳正，面向墙壁。

鼻子里传来一股汽油的

气息，

像火。

我闭上眼，离开这里。

一只长脚蚊子刺破灰色

蚊帐，

跟随着我。

斑驳的铁门，无声。

乡村九月的傍晚凉如深秋，

一，二，三只金龟子，

正长鸣。

一切思想都陷入沼泽里。

这世间每一件由分子构成的

物体，

有什么妥与不妥的地方么？

――白天便让它白，

黑夜就由它黑。

亿万年沧海桑田后，

乡村的夜空仍平如湖面，

却还有一颗二颗三颗四颗

五颗六颗七颗八颗……

星，在笑着寻觅……

◆诗园

星
张 乐

“哈哈哈……”听，什么声
音？哦，我家的“惊险”喜剧故
事上演喽！

在我家，爸爸嘻嘻哈哈的，
妈妈却是一本正经。而我呢，
只好被夹在中间了。这不，爸
爸又把我和妈妈逗乐了。

下午，妈妈一脸疲倦地从
学校回来了，把包往沙发上一
扔，就进房间了。过了一会儿，
妈妈怒气冲冲地出来了，把正
在看电视的我和爸爸吓了一
跳。我大惑不解：妈妈怎么
了？还没等妈妈开口，爸爸拿
起扇子就为妈妈扇风，一会，似
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又放好扇
子，倒了一杯水递给了妈妈：

“娘子，消消气，我差点就把您
的火气烧得更旺了！”妈妈的表

情一点儿也没变，完全可以用
气势汹汹来形容：“我枕头下的
钱是不是被你拿了？”爸爸瞪大
眼睛：“没有，我发誓：绝对没
有！”然后，爸爸钻到了桌子下，
对着空气，仿佛对面有一个人，
拎起空气，捏着拳头不停地打
着，口中喃喃自语：“你偷了钱，
怎么不承认？”

妈妈抿紧嘴唇，似笑非
笑。忽然她眼球一转，又将怀疑
的眼神指向我，质问道：“是你
吗？”我惊恐地摆摆手，战战兢兢
地说：“不是我，你借我十二个胆
子我也不敢！”这时，爸爸从桌子
底下钻出来，指着沙发大叫一
声：“哦，是你！”“谁？”妈妈皱起
了眉头。“他！他坐在那个沙发
上！”妈妈的眼光顺着爸爸手指

的方向望去，看了看那张空无一
人的沙发，终于忍俊不禁了，我
也哈哈大笑起来。妈妈娓娓道
起了事情的原委：今天早上，我
急急忙忙赶往学校，为的是上午
参加学校组织的为一患白血病
学生的捐款大会。等我面对全
班同学慷慨激昂一番后，我说：
我班决不能落后，班主任先带个
头！随即往背包中一掏，准备把
昨晚安排好的 300 元钱捐出
去。谁知，背包中空空如也。你
们说，我当时有多尴尬？！紧接
着，我只好找一同事借了 300
元。这钱我究竟放在哪了呢？

说完后，妈又去了房间，过
了一阵子，妈妈兴高采烈地出来
了，她对我和爸爸说：“啊，找到
了，找到了！在我们的书桌上的
那本书中！我昨晚放进去的，今
早太急，忘记拿这本书了！”爸爸
又假装大发雷霆：“可恶的枕头
和书本，竟然敢联合起来，找我
俩替它们背黑锅！”于是，客厅里
响起了一阵欢声笑语。

（指导老师：萧安轩）

◆记录

虚惊一场
洞口城关中学初一174班 申潇潇

站在这空旷黑暗的场地上，静静望着斜挂在苍
穹之上的白月亮，从不想家的我，此刻突然有点想
家。家门前的槐树下，父亲正坐在下头，拿着那自产
自制的旱烟卷吧，那可是他的宝贝，好烟他都吃不
惯。其实我知道他只是想省钱。

父亲早些年间是个老师，说教书太难，就辞了老
师这铁饭碗和当时的年轻人一起去外面闯荡。

2013年8月，我拉着行李箱到市区读书。父亲
想要送我，却一直遭到我的拒绝，我觉着自己已经长
大了，不需要被家人管着。可是，我还是反抗不了父
亲的倔强。从乡村到镇里，一路青山绿水，车上同行
的人群中，大部分都是同乡人，见到父亲都会来一句

“送女儿读书啊？在哪读？”“是呀，一般学校，好的学
校我们哪能考得上。”在农村的固有思想里，本科才
是真正大学，考上本科的孩子才能真正地走出这大
山。而我读的是专科学校，我只默默地看着手机。

站在县城汽车站前，父亲只一直叮嘱自己要努力
学习，切不可玩得不知分寸，把家给忘了，没钱就打电
话给你妈。接着把行李箱递给我。沉浸在自由世间
的我，拿着行李箱就进了检票口，似乎还惦记着什么，
回头看时父亲已经埋没在人海。学校军训之后回了
一趟家，回到家时，母亲已准备好了饭菜，父亲满头灰
尘出现在我的面前，一身从工地带回来的水泥，伤痕
布满黝黑的手。看见我楞了一秒，笑道：“咱闺女读书
回来了，学校过得怎么样啊？”“不错。”暗黄的灯光打在
父亲的头发上，笑容上，我觉得心无比酸痛。

后来偶然间知道，父亲送我进检票口时，他一直
就站在那里，看着我进入下一个检票口，看着我乘坐
的汽车离站才离开。其实我知道，父亲很想送我到
学校所在地，也知道他要忙着工地的事抽不出时间。

随着时间的增长，和父亲说话的次数越来减
少。再也没有让父亲拿糖哄着做题的人儿；父亲不
用担心那宝贝着的札记有人去撕毁；不用担心他的
旱烟被调皮的女儿拿去喂猪……父亲啊，你是否会
如我这般，在这白月亮下如此般想我；思念一个人的
苍凉，望着这月亮，是否也会为我感叹几句。

青春里，我们可以去追寻自己的梦想，可以去任
何地方，请别忘记和你说那句“有梦就去追吧！”的那
个亲爱的人。 （指导老师：钟建颖）

◆心声

无言的爱爱爱
邵阳师范希望文学社 奉玲玲

莲 杨民贵 摄


